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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

������这年秋季， 天气乍晴乍雨，
忽冷忽热， 变化无常 ， 病人陡
增， 药价猛涨， 集市上假药劣
药也大肆流行。

张仲景眼见这种情形 ， 心
里非常着急， 他想起古书 《吕
氏春秋》 里的两句话 ： “用药
者得良药则活人， 得恶药则杀
人。” 是啊， 巧妇无米难为炊，
良医无药也难治病哪 ！ 为了让
病人吃到廉价有效的良药 ， 他
不得不抽出时间， 亲自出外采
集药材， 有时北上伏牛山 ， 有
时南赴桐柏山……

这天 ， 张仲景再一次来到
桐柏山。 他想找到更多更难得
的中草药， 于是就沿着一条山
间小河向上寻觅 。 在荆棘里 、
草丛中搜索， 在悬崖边 、 流水
畔找寻， 这次他比前几次都走
得远爬得高， 采到的药也比前
几次更多更稀奇。

再往前行， 一块突兀的岩石
隐去了潺潺奔流的河水源头。 仲
景刚绕过岩石， 猛地停住了脚
步， 奇怪， 在这人迹罕至的深谷
里， 他竟然听到了弹琴的声音：
那琴声有如江河怒吼 、 林涛呼
啸； 一会儿， 琴声渐渐低沉， 又
似潜流呻吟， 悲泉呜咽……

一时间 ， 仲景完全忘了疲

劳。 他循声找去 ， 见一向南的
山崖下有一小块坡地 ， 地上长
着好几种野菜 ， 还种着山芋 ；
旁边的灌木丛结满野果 ， 有的
红如丹砂 ， 有的黑如墨漆 。 在
几棵巨松的遮蔽下， 有一岩洞，
洞口用荆条茅草编织的柴门挡
住了， 琴声就是从洞口飘飞出
来的。

仲景静悄悄地伫立在洞前，
入神地倾听着 。 不一会儿 ， 琴
声戛然而止 ， 接着传出一阵剧
烈的咳嗽声 。 趁洞中人咳嗽平
息下来的机会 ， 仲景用恭敬的
口吻喊道 ： “请问是哪位高士
住在洞中？ 我是一位行医采药
之人， 不知能不能进洞见上一
面？”

隔了片刻 ， 柴门半开 ， 传
出一个 低 沉 的 声 音 ： “进 来
吧！”

仲景侧身入门进洞 ， 从洞
门上半部和一条石缝中透入几
道光线 ， 因此洞中并不黑暗 ，
他看清洞室还较宽敞 ， 凹进洞
壁的地方成为一道平台 ， 上面
铺着干枯的松针和一张粗糙的
草席、 一条破旧的棉被 。 平台
边石砻上摆着一张琴 ， 一位瘦
高的男子盘膝坐在琴边 ， 不时
发出一阵咳嗽声。 他长发垂肩，

两眼深陷 ， 目光冷冷的 ， 面颊
上长满黄黄的胡须 ， 露出的脸
面也是黄黄的。 仲景心头明白：
这是一位饱经沧桑 、 备受磨难
的隐士 。 仲景肃立着 ， 诚恳地
说 ： “先生 ， 我们深山相遇 ，
也算是有缘 ， 如不嫌弃 ， 就请
让我为先生看看病。”

那人静默了片刻 ， 无言地
伸出手让仲景切脉 。 仲景见他
手臂上也满是长长的汗毛 ， 知
道这是久居山野留下的苦难的
记号， 不禁为他感到一阵痛楚。
切脉时 ， 仲景文发现老人皮肉
奇硬 ， 手腕有力 ， 看来是一位
曾习武多年 、 功夫不凡的人 。
再测目一看 ， 洞门边有块堵门
的大石头 ， 那是一般人的力量
奈何不了的 。 切过脉后 ， 仲景
将采集的药材选了几样出来 ，
配好后， 用火石点燃枯枝干草，
在老人盛水的瓦罐里熬起药来。
在火光的映照中 ， 他见老人的
眼光变得柔和了 ， 便趁机说 ：
“先生 ， 是您的琴声将我引来
的 。 从您的琴声里 ， 我听出了
您心中的愤怒和悲伤 。 不知我
说得对不对？”

（摘自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
故事 张仲景》， 四川少年儿童出
版社 1995年 4月出版， 有删节）

桐柏山采药获琴
������我今年 83 岁， 近来常对着窗台
上的太阳花发笑———日子像被精心
梳理过的棉线， 平顺又扎实， 连带
着身体也愈发硬朗。 支撑这份安稳
的， 是谷爹工作室的那些事， 更是
藏在柴米油盐里的规律日常。

我和老伴都带着高血压、 糖尿
病这两个 “老伙计”， 不敢有半点马
虎。 每十天， 血压计和血糖仪就会
准时被摆上桌， 数值记在专用的小
本子上， 一笔一划都是对健康的叮
嘱。 每月 10 号前后， 我总会按时找
家庭医生复诊， 听着医嘱， 接过下
个月的药盒 ， 心里便多了份踏实 。
这些琐碎的坚持， 就像给日子钉上
了铆钉， 稳稳托住了我们做事的底
气。

我的一天， 是被时光刻好的节
拍。 清晨 5 点多， 天刚泛鱼肚白， 我
便起身洗漱。 6 点整， 《朝闻天下》
的声音准时漫满客厅， 半小时的新
闻听下来， 心里便装了天下事。 关
掉电视， 打开电脑， QQ 签到的提示
音轻响 ， 随后便是四五十分钟的
“日有所思” 创作， 敲键盘的声音在
安静的晨光里格外清脆。

忙完这些， 就去叫醒老伴。 帮
她穿好衣服， 递上温水和药片， 看
着她小口咽下， 再一起慢慢吃早餐。
餐后的 20 分钟是惬意的， 电话里老
同事的调侃、 老朋友的问候， 像热茶
一样暖着心， 偶尔起身伸伸胳膊弯弯
腰， 浑身都舒展。

接下来便是处理 “谷爹工作室”
的事， 直到 10 点多， 放下手头的活，
慢悠悠打一套八段锦 ， 动作虽慢 ，
却一招一式都不含糊， 气血也跟着
顺畅起来。

中餐后小憩一个多钟头， 梦里
常是年轻时的光景。 醒来后继续忙
活， 4 点钟一到， 便是我和老伴的专
属时光。 我们手牵着手在小区里散
步， 两千来步的路， 走得不快。 路
过的小青年们总笑着打趣我们感情
好， 我听着也笑———感情好是真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牵手是彼此的依靠。
她脚步不稳， 我牵着她， 她便走得
踏实， 这是岁月留下的默契， 年轻
人或许要等许久才能明白。

晚餐后我再独自散会儿步， 晚
风拂过脸颊， 带走一天的疲惫。 回
家后再做一个钟头的工作， 便陪着
老伴看电视。 屏幕上的故事起起伏
伏， 我们偶尔聊两句， 更多时候是
安静地坐着， 直到 11 点， 便熄灯睡
觉。 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的睡眠都
很好， 老伴能一觉到天亮， 我顶多
凌晨 4 点多起身一次， 回来便能接
着睡。

我守着这份规律 ， 不是刻板 ，
而是想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 、
有声有色 。 毕竟我的心愿很简单 ，
便是带着这份安稳与暖意， 不知不
觉、 无怨无悔地走过余生， 始终怀
揣着对信仰的赤诚， 不负岁月， 不
负相伴的人。

刘谷君 （湖南 浏阳）

��� 时光如潺潺流水 ， 不经意
间， 就带走了许多痕迹， 却也把
一些闪光的碎片， 悄悄沉淀在
心底。 比如， 关于一位老友， 一
袋米， 和一段回甘的岁月。

电话便是在这样一个寻常
的午后响起的。 听筒里传来那
熟悉又爽朗的笑声 ， 是侠哥 。
“老兄， 忙什么呢？ 我回了趟碧
泉村， 特意给你带了几斤家里
的米， 有空过来拿啰！”

碧泉村的米， 是有说头的。
老辈人讲 ， 早年是进过贡的 。
好米， 归根是水好 。 村里的稻
田， 都由碧泉潭的水喂养着。 那
潭藏在龙潭山脚下 ， 是个亿万
年不歇气的自喷泉， 水深近丈，
宽三丈余， 日日夜夜涌出 6 万吨
活水， 温温润润的， 总在 20 度
上下， 带着天然的弱碱性， 钙、
镁、 锌些个矿物质也足 。 好水
浇好田， 才孕育出这般独有的
米香。

那日放学后 ， 我顺着潭花
线缓步前行， 几百米长的小街
清静雅致， 不多时便瞧见了侠
哥家的农家小院。 两扇木门虚
掩着， 透着几分质朴的烟火气，
我轻轻推开， 吱呀一声， 惊动了
院里的雀鸟。

“刘校长来啦！ 快请坐， 饭

菜马上就好！” 侠哥闻声迎了出
来， 手里端着一杯热茶， 眉眼间
的笑意一如当年那般热忱。 我抬
眼打量，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 ， 窗台上
摆着几盆绿植， 阳光透过窗棂
洒进来， 映得满屋亮堂， 透着寻
常农家的朴素与温馨。 “嗬， 这
屋子真清爽！” 我由衷赞叹。 侠
哥在一旁笑着摆手 ： “都是我
母亲的功劳， 她总爱把家里拾掇
得妥妥帖帖的。”

里屋的柴火灶正烧得旺， 噼
啪的柴火声伴着饭菜的香气飘
出来， 与淡淡的米香缠在一起，
勾得人食欲大动。 那会儿侠哥
的父亲也从学校忙活归来 ， 父

母亲在灶台边忙碌 ， 屋里没有
多余的声响， 唯有柴火燃烧的
噼啪声与锅碗瓢盆的轻响 ， 那
份宁静的暖意， 满满地充盈着
整个小屋。

晚饭时， 一碗莹白的米饭端
上桌， 颗颗分明， 透着自然的光
泽。 夹一筷子入口， 软糯弹牙，
不粘不腻， 细细咀嚼， 竟有一丝
淡淡的甘甜在舌尖化开， 顺着喉
咙暖到心底。 那是柴火慢蒸的烟
火气， 是健康本质的况味， 是碧
泉潭水的清润， 更是农家生活最
真的滋味。 那晚的饭， 我吃得格
外香， 连带着桌上的家常菜， 都
染上了别样的鲜香。

刘志宇 （湖南 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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